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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学者及其使命 
陶志琼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让人想起“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对后者的回答其实是在探

讨什么身份的人是教育学者的问题。探讨“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教育学者能做什么？”

“教育学者敢做什么？”和“教育学者会做什么？”这样三个问题。教育学者能、敢、会具体体现在三个

使命的完成上：阅读使命：成就深刻的教育思想生命力；研究使命：成就教育学者身份；写作使命：成就

传承和创造教育学说。 
关键词：教育学者；使命；阅读使命；研究使命；写作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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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 

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禁不住让

人想起“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谁是教育

学者？”似乎可以转换为更为具体的发问：在公

众场合的讲话中提及教育并对教育大发高论的

政界人物算不算教育学者？在各种不同媒体发

表教育言论的公众人物算不算教育学者？在网

络世界里对教育大放厥词的普通民众算不算教

育学者？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

学家、数学家等）、社会学科专家（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人文学科学者（哲学

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对教育发表言说算不

算教育学者？ 
问“谁是教育学者？”还等于是在问：管理

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实践教育的人是教育

学者吗？思考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言说教

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研究教育的人是教育学

者吗？…… 
问“谁是教育学者？”也等于是在问：教育

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哲学家是教育学者

吗？教育经济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史学家

是教育学者吗？教育人类学家是教育学者吗？

教育政治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伦理学家是

教育学者吗？教育专家是教育学者吗？课程专

家是教育学者还是课程论专家是教育学者？教

学专家是教育学者还是教学论专家是教育学

者？还是两者都是？教育实践家是教育学者还

是教育实践论家是教育学者？…… 
如果问“谁是教育学者？”这个问题，能回

答“我是教育学者”或“某某是教育学者”吗？

如果能这样回答，那么“我”或“某某”凭什么

是教育学者？由于我在从事教育实践？由于我

在进行教育研究？由于我在发表教育言说？由

于我被定职称为教育学教授？由于我被定岗为

教 育 科 研 岗 ？ 由 于 我 是 教 育 类 研 究 所 所

长？…… 
由此看来，回答“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

其实是在回答什么身份的人是教育学者。教育学

者是教育学专家吗？教育学者是教育思想家、教

育理论工作者或教育理论家吗？教育学者是教

育实践者吗？教育学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吗？教

育学者有中国的和外国的之分吗？ 
其实从“谁是教育学者”的追问到“教育学

者是谁”的追问，就是在回答教育学者是什么样

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即具有什么品格、品质、

素质的人和做了什么样的事的人才称得上是教

育学者。事实上，“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可转

化为“教育学者能做什么？”“教育学者敢做什

么？”和“教育学者会做什么？”这样三个问题。

“能力是行动——存在范畴，它描述的是划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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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活动领域的客观可能性和选择的范围。勇

气是精神——意志范畴，它描述的是人的追求水

平和道德潜力。本领是认识范畴，它描述的是知

识和熟练，人借助它们实现其生活环境和他自己

的本性中所蕴有的可能性”。[1]502  

“教育学者能做什么？”指教育学者要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才称得上教育学者。教育学者要有

储备丰富知识的能力。为了“担保人的全部天资

得到同等的发展”[2]38教育学者“首先就要有关

于人的全部天资的知识，要有关于人的全部意向

和需求的科学，要对人的整个本质有一个全面的

估量” [2]38。 教育学者要有预见能力，要“高

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

种发展进程。”[2]40，并且应当“永远走在其他领

域的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研究这条道路，

引导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2]41。 

“教育学者敢做什么？”指教育学者要有什

么样的勇气才称得上教育学者。教育学者要有勇

气拒绝用贫乏的心灵去审视和描绘复杂而美妙

的教育园地。“教育上的心灵贫乏一般是由于人

们只关心‘如何’而不关心‘为何’所引起的自

然结果。教育工作者一直是关心‘活动’胜于关

心‘过程’；关心‘手段’胜于关心‘目的’。

他们很少探问有关目标的大问题” [3]4“在教育

的园地中，已经有许多的教育改革和实验，但大

多数这些活动的意图、目标和实际需要并没有被

适当地评价。”[3]3之所以没有被适当地评价，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学者乐于开教育应如何

的处方而缺乏勇气下功夫深入分析为何应如何

的缘故。由此看来，教育学者要敢于关心教育的

目的、教育的价值、教育的意义、教育的过程、

教育的灵魂，才会成就自己的学术灵魂。教育学

者要有勇气做时代圣贤，做时代的道德标兵，即

追求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境界。教育学者

“是人类的教师”，“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

要有勇气“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和教育，还应

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

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教育

学者敢做如费希特所说的这样的人：“我的使命

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

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

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

说敢作，忍受痛苦” [2]45，教育学者对教育学问、

教育真理的追求充满希望，“不怕任何危险，摘

取认识之果” [2]55。 

“教育学者会做什么？”指教育学者有什么

样的本领才称得上教育学者。会注解教育政策算

得上是教育学者吗？会应时之需而迎合大众口

味算得上教育学者吗？会怀抱横扫一切的激情

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算得上是教育学者吗？会

降低文化意蕴和品味以数量取代质量算得上教

育学者吗？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出名尽说大话

套话却对真正的精神任务麻木不仁算得上教育

学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教育学者队伍

里，是否如毛泽东 1939 年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

会上所说的那样呢：“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

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

一些，渐渐告磬了。” “好像一个铺子，本来

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

成了。”要想继续“再开就一定要进货”。[4]教

育学者应该如此，要避免本领恐慌，就得练就学

者应有的本领，就不能仅仅据泥于一时所学的

本领，而应时时、处处进行广泛的阅读，不

断地向思想仓库“进货”。教育学者需要进

什么样的货呢？教育学者需要“优先地、充分

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

能。……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

先已有的知识。……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

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

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

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

里。……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因为

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2]42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认为，教育学者需要“保存、

传递、校正和扩展我们已经接受了的价值观念的

遗产，从而使我们的后人接受我们的遗产时，它

们能够更牢固、更稳定、更易理解、更广为人知、

更充分地被后人接受。” 
回答“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就等于回

答教育学者之所以是教育学者，其依据是什么。

教育学者是学者，学者有学养、有文化精神、有

人文精神、有洞察力和表达力。教育学者是探究

教育学问的人。教育学者是“专门‘以教育学研

 



 
 
 

第 3 期 陶志琼：论教育学者及其使命 27 

究为业’的人”[5]或是专门以研究教育思想和教

育理论为追求的学者。教育学者之所以是教育学

者，就因为其干的是教育的事，想的是教育的事，

读的是教育的事，写的是教育的事，说的是教育

的事，即教育学者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即教育之

事。教育学者“应该有能力、勇气和本领选择自

己的道路并承担责任”[1]502，并迈着坚定而自信

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大道上前行。 
二、教育学者的三大使命 

探讨教育学者有何使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

不同看法。在徐继存看来，“教育学者的使命在

于增进教育真知，丰富教育理解，改善教育实践，

促进人类的发展”[6]。在刘黎明看来，教育学者

的使命是提升理论素养，即养成求真务实、转识

成智和继承超越的科学精神，解决“应如何”和

“怎么办”问题的实践理性。形成强烈的反思意

识、鲜明的“实践”取向和对个体知识积极关注

的批判性思维。他认为，只有提升教育学者的理

论素养，才能解决教育学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

并获得理论的尊严和地位。而在彭泽平和陆有铨

看来，教育学者的使命是站稳国家立场和文化立

场，他们认为，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起三重使命：

推进中国本土原创教育理论的建构、促进教育决

策科学化以及传播教育理论从而提升社会的教

育智识。要完成这些使命，中国教育学者必须保

持和恪守“学者”的品格、良知与天职，扎根中

国鲜活的教育实践，在守护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与

国外学术话语和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尽

力将自己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有学者也在追问

“中国教育学者何以更好地安身立命”，他们的

答案是创新教育理论，做好“接着说”“在中国

教育中”和“从教育学立场出发”，从而“开展

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研究”。  
其实，教育学者要提升理论素养、丰富教育

理解、开展学术对话、改善教育实践、增进教育

真知等，离不开阅读、研究和写作。教育学者的

“能”“敢”“会”具体体现在三个使命的完成

上：阅读使命、研究使命和写作使命。 
（一）阅读使命：成就深刻的教育思想生命力 

教育学者的阅读使命旨在解决教育学者的

学养问题。教育学者是学者，学者的前提是有学

养——学识广博、见解深邃，阅读是教育学者成

就深刻教育思想生命力的源泉。 
对于教育学者而言，通过阅读进行思想之旅

和精神之旅，在阅读之途饱览思想的风景，一定

是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对于人生而言，所谓旅

程，既有身体之旅，即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

的转换游动，沿途的场景物象一一入眼入心；也

有思想之旅、精神之旅，种种观念以文字的形式

会聚成长长的画卷，思想的风景同样能够摄入心

魄，甚至惊心动魄。”[7]3在大力倡导教育研究

面向教育实践、走进教育实践的今天，教育学者

的阅读有可能陷入一种误区：在介入教育实践的

过程中，热情洋溢地阅读着活生生的教育生命，

阅读和欣赏着生命的成长。但“这样的阅读常常

可能会迷失方向，因为生命成长的道路不时有生

命之雾飘荡……这样的旅程可能会成为迷离之

旅。”那么教育学者如何走出迷失从而清晰地洞

察教育的本质呢？“摆脱这一状况的可能方式，

是行走在思想的大道上，借助思想的力量穿透迷

雾，看清前行的方向。”[7]3当教育学者行走在

教育学思想的道路上时，就等于是在阅读关于生

命成长的思想。关于生命成长的思想更多地体现

在教育名著之中，阅读教育名著就成了教育学者

的生命常态。教育学者要有“教育学的修养”，

正如叶澜教授所言：“不仅要求有真实丰富的体

验，而且还要有深刻的‘体悟’”[7]52。教育学

者可以借助介入教育实践来获取真实丰富的教

育体验，可以借助广泛阅读所获得的心灵力量来

达到体悟和开悟教育的境界。所谓“悟”即“吾

心”，我的心。“开悟教育”就是打开我的心，

接纳阅读的内容，汲取阅读内容的营养，让心灵

的力量得以扩充并释放出来，从而变成进一步思

考教育、表达教育的行动力量。比如说，教育学

者通过阅读经典的教育学原理内容，可以从其蕴

涵的生命性中获得强烈的生命感；从其具有的时

代性中获得鲜活的现实感；从其系统性中获得严

谨的逻辑感；从其开放性中获得博大的境界感；

从其思维的穿透性中获得现实的透析感。当然，

教育学者要成就博大胸怀和深邃思想，只读教育

思想之书还远远不够。“教育学者不仅应注重教

育学识的积累，熟读中外历史上教育名典，而且

应当广泛涉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

文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学、

 



 
 
 
2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人类学、心理学和一些自然科学，力争拥有更广

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教育学者还应当

积极关注社会的其他公共问题，‘要在最能被听

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介入公共学术

话语。”[8]是的，正如许锡良所说的那样，“教

育学者要得到学术界的尊重与认可，首先必须把

自己锻造成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的行家，特别是在

哲学思想界领域里的行家。要有渊博的知识与敏

锐的思想意识。对现实世界有独到的眼光，特别

是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9]

教育学者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阅

读人生。享受阅读人生就是享受精神快乐，“精

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真理，

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不但真理的享受可

以增进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始寻求享受，就

当下得到享受了。” [10]只有自己享受了精神

快乐的人，才懂得精神快乐的源泉——真理

是多么令人着迷。阅读让教育学者实现自我超

越性的存在，“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他总是

在超越现存生活、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中存在着

的，超越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惟有人是以这样的

方式存在的。”[11]教育学者的阅读姿态不同于

自然学科学者的地方，在其深刻的生命关照与社

会情怀：需要拥有热爱与珍重生命的心态，对时

代变迁有敏感的嗅觉，对教育之情之识之理的体

悟能够真实深刻，能通晓教育思想的发展历史及

现状，对教育基本问题有很好的把握；对教育理

论有反思重建的理性；对教育研究有滴水穿石的

精神和永无止境的求索，对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

有圆融智慧的洞见。教育学者要实现超越性的人

生存在，实现深刻的生命关照与社会情怀，只有

通过阅读理论思想成果，实现思想观念的升华才

有可能。教育学者的阅读人生可以是私密的，避

免那种完全公开的、被人注视的浅薄生活，能在

阅读的“幽暗之所”静静地呆上一段时间，从而

以后有机会享受“上升到光亮处”的喜悦。 
“一部学者的阅读史，就是一个学者的心路

记载。一部学者群的阅读史，则是一个学术共同

体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和思维张力的写照。”[12]教

育学者的阅读史，就是教育学者学术生命的成长

史，就是教育学术承前启后的明证。教育学者阅

读过去，增长见识，阅读现在，增加思考，阅读

未来，增加眼界与远界。 
（二）研究使命：成就教育学者身份 

研究教育及其理论是教育学者的本份：研究

教育的各种现象、研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研

究教学、学习、课程，研究教育历史，研究教育

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

等。研究教育及理论形成的学问是教育学问，教

育学问里最基本的是教育学原理或教育哲学思

想，它们体现为较强的理论品性，是对教育事理

的阐释。研究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是元教育学

问，依然有较强的理论品性。“人源于教育，人

生成于教育，人提升于教育。……教育应该是一

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

的生活方式”[13]235教育学者进行教育研究时，

“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狭小的专业天地里，而是要

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的最新研究进程，深刻理解复

杂多变的社会，从而及时为教育实践提出指导性

的意见或者批判声音。也就是说，教育学研究的

前途不仅不在于专业化，反而是在于与其他学科

的主动的广泛相融。”教育学者对教育及教育思

想进行研究要有自由精神。教育研究活动从本质

上说是一种精神活动，“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

“自由主要意味着自主、自律、自为。”[13]245教

育学者进行研究要懂得自主、自律与自为。自主

研究意味着自由探究、自由思考与自由表达。自

律研究意味着不见风使舵，会“放弃迷乱人心的

财富、荣誉”，不做利用研究特权讨好世俗社会

从而追名逐利，“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

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14]。

自为研究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即遵循着

教育的本性、规律来做教育的研究。 
教育学者对教育研究需要有乌托邦精神和

探险精神。教育学者介入实践不仅仅是为了影响

实践，更是为了探究事理，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并

不放弃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与使命。“人的教育，

以其自身的解放与自主为出路，以生成人与提升

人为宗旨。”对“人的教育”的研究以更好促成

人自身的解放与自主为追求。“没有乌托邦精神，

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没有乌托

邦精神，教育就难以走出工具论的误区，”[13]236

同样，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研究也难以真正达

到以人为本的境界，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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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走出工具论的误区。“乌托邦精神是人的

根本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标志” [13]237，只有具

有乌托邦精神的“教育才能为社会发展培养大批

真正有理想、有道德、有智慧的高素质与高境界

的人。教育呼唤着乌托邦！”[13]239教育研究呼

唤着乌托邦！“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

究则是智力的探险。”[15] 

2000 年诺贝尔奖得主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

授认为：“决定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

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

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

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

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

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16]决定教育研

究水平的人是教育学者，教育学者研究水平的高

低决定着教育学者的身份是否名副其实。 
（三）写作使命：成就传承创造教育学说 

谈到教育学者的写作使命的问题，不禁要

问：什么样的写作算得上是教育学者的写作？什

么样的写作算不上教育学者的写作？许建美和

孙元涛在“教育学者如何面对‘公共问题’”一

文中提到：有部分教育学者开始走公共化写作的

路线，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这种做

法不仅无助于教育学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反而有

可能进一步冲淡教育学的“专业性”内涵，最终

的结局可能是“公共越多，智识越少”。在他们

看来，教育学者的公共化写作大概算不上教育学

者的真正写作，因为专业性被冲淡、智识减少了。 
其实，面对公共媒体写作的读者群是社会大

众，面对专业化写作的读者群是少数的专业人

士。之所以有教育学者热衷于公共写作，是因为

这样的写作可以获得相当的现实利益，那就是可

以名利双收：一是人气指数高，知名度高；二是

消费频次高，财气旺。有了这名利双收的好处，

他们向公众布教育之道热情更加高涨，甚至一发

不可收拾，这可谓俗话说的欲壑难填心态的写

照，不过，这里的欲是“被欣赏和被需要”之欲。 
那么，与教育学者的公共化写作相对而言的

写作范式是什么样的呢？简言之就是专业化写

作，或是精英化写作。专业化写作是为专业的持

续发展而做出努力的，是为学术的前仆后继做出

努力的。教育学者的专业化写作是对教育洞见的

书面言说。教育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使得教育实践

活动这种“有限的、现实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尊

重”，把不能永恒存在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清彩瞬

间定格在了永恒的教育学说这种思想载体之中。

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的生命力使得教育实践活动

的生命得以重生、得以再现。孔子的教育实践活

动成果“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没能成就其

教育学者的美名，由于有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论的

《论语》的存在，开创了儒家教育学派的先河，

孔子也就可美其名曰教育思想家、教育学者了。

夸美纽斯如果没有著述《大教学论》，就不会成

就其“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的教育思

想，就不会成为完成了初具理论形态的教育学的

教育学家；卢梭如果没有著述《爱弥尔》，就不

会获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的称谓；赫尔巴特如

果没有著述《普通教育学》与《教育学讲述纲要》，

就不可能冠之以教育学家的称谓；杜威如果没有

著述《民主主义与教育》，就难以断言杜威是教

育哲学家；罗素如果没有著述《教育与美好生

活》，他就永远只会是数理逻辑学家而不会被称

为教育思想家。由此看来，真正的教育学者是
在用自己的教育著作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教育学者的专业化写作使得教育学成长成

为可能，“教育学的成长是学术个体和学术生态

交互作用的果实。自由开放的心灵和自由开放的

生态，无疑是学术成长的基本前提。”教育学者

的专业化写作“不只是对行动文本的解读和对行

动改变的扶助，还有为教育学乃至一般人文社会

科学贡献思想的学术责任”[12]。教育学者在履
行专业写作使命时，要尽可能保持一致性的立

场即遵循共同的学科逻辑起点和基本价值诉求，

遵循学术逻辑的严谨性和学术伦理的正当性，要

保持对公共问题与专业问题及其差异的敏感
性，要保持对教育实践问题与教育理论问题的

热忱，主动承担起“自身作为教育学者在提升
社会智识方面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以及作为

专业学者在提升专业智识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综上所述，作为教育学者，需要：履行阅读

使命，采取广泛的阅读行动；践行研究使命，采

取执着的研究行动；践行写作使命，采取无畏的

写作行动；在行、动中成就教育学者的学术生命

力，在行、动中成就教育学者的心灵生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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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their Missions 

TAO Zhi-qiong 

(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 

Abstract: The question "What is an educational scholar?" reminds us of another: "Who is an educational scholar?” To 
answer the latter is to explore who is qualified for an educational scholar. It mainly concerns answers to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can do?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have the courage to do? and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will do?” it means that 
scholars have to fulfill  three missions: reading in order to heighten the vitality of profound educational thought, research to 
be real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ing to inherit and create educational theori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scholars; mission; reading mission; research mission; writing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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